
■■图图片片故故事事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 每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征稿启事

□孙赖一 马锐 文/图

■青春岁月

□□吴吴爱爱连连 文文//图图

这是一组反映环卫工人不辞
辛苦、 用筷子作为清除垃圾杂物
的工具， 将树下、 铁箅子下面的
杂物清理干净的工作画面。 天安
门广场上正是有了这一群可敬可
爱的筷子功清洁员， 才使得世界
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美
丽、 干净、 舒适。

这组照片拍摄于2009年10月
4日上午， 地点是天安门广场东
侧。 那天， 我原本是去天安门广
场拍些景致， 可未曾想我被这群
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深深地打动

了， 我便拿起相机把她们记录下
来，为的是歌颂这群最可爱的人，
提醒人们在游览天安门广场时，
要自觉遵守广场秩序， 不随地吐
痰、 不随地吐口香糖、 不乱扔垃
圾，保持天安门广场的整洁，维护
首都形象，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春
节” 就要到了， 届时天安门广场
又是一个旅游热地。 文明旅游从
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
起， 让环卫工人不用再 “苦练”
筷子功。

□乔英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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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当年“爬格子”
应该是从初中一年级开始，

因为订阅了 《全国中学生优秀作
文选》， 使我的 “作文” 水平有
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并从那时起
喜欢上了 “爬格子”。 当年最辉
煌的成就是一篇作文获得了全国
中学生作文竞赛三等奖， 并因构
思巧妙、 题材新颖而被 《黑龙江
教育 》 作为范文转发 。 除此之
外， 并无它成， 可能是在农村读
书太少吧。

直到1992年考学离家， 在学
校的图书馆、 阅览室里， 我毫不
吝惜地花完了四年时光。 那里面
海量的书籍杂志、 报纸副刊， 让
我眼界大开， 欣喜若狂， 也使我
更加坚定了 “爬格子” 的梦想。

1995年11月29日， 在经历了
无数次失败以后， 我的一篇随笔
终于发表在了 《鹤城晚报》 的副
刊上， 接着在1996年1月份陆续
发表了第一篇杂文、 第一篇小小
说。 从此， 在毕业前的半年时间
里， 我成了报社的 “常客”， 更
成为了学校的 “名人 ”。 期间 ，
我又陆续开辟了 《青年文学家》、
《辽宁青年》 等新 “阵地”， 半年
时间里发表了四十多篇文学作
品， 并在三次征文比赛中获奖。

1996年7月毕业后 ， 因 “爬
格子” 较有成绩， 我被哈尔滨铁
路工程总公司党委书记王宝运慧

眼相中。 在他的亲自安排下， 我
留在了哈尔滨一家铁路工程公
司，“主阵地”也自然随之转移。

除仍然给 《鹤城晚报》 副刊
投稿外， 我凭借着勤奋笔耕， 又
迅速打开了多家媒体的大门。 尤
其是1998年5月， 我调入另一家
铁路工程公司任党委宣传干事
后， 更是如鱼得水， 除发表大量
文学作品外， 还采写了大量的新
闻作品， 并连续两次荣登 《哈尔
滨铁道报》 发稿状元， 先后十余
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奖， 连年被评
为优秀通讯员。

那段时间， 应该算得上我的
创作高峰期， 几乎每天都有新作
品出炉， 发表率更是达到了80%
以上。 有时兴之所至， 趴在宿舍
的床上一晚便能写出两三篇千把
字的文章。

“爬格子” 也让我成为了单
位的 “香饽饽”。 总公司宣传部
连续两年调我未成， 结果2001年
2月， 总公司工会先斩后奏， 未
征求我所在公司党委和我本人意
见， 便直接下令将我 “抢” 了过
去， 想来这也是我此生与工会的
不解之缘吧。

万万没想到的是， 靠着坚持
不懈的 “爬格子”， 2005年我又
“爬” 进了首都北京。

“辉煌” 至此， 夫复何求啊！

我是在胡同里面长大的， 大
约从三四岁到十四五岁， 我是在
西城的敬胜胡同里居住 。 在这
里， 我从幼儿园到小学、 中学，
一点点成长起来。 胡同里我曾踩
下数不清的足迹， 胡同里也有我
无尽的欢乐记忆。

这是一条深藏在一条大胡同
里面的小胡同。 大胡同叫做砖塔
胡同 ， 这可是一条有名的胡同
了。 砖塔胡同的东口有一座元代
建筑的砖塔， 叫做万松老人塔，
胡同就是因这座塔而得名 。 那
时， 砖塔的前面是一家药店， 现
在， 药店已经没了， 把塔完全的
展现了出来。 胡同口的右边是一
个很小的饭馆， 当年我经常站在
人家的窗前 ， 看厨师在里面炒
饼， 闻着香味解馋。

从砖塔胡同的东口进去， 往
西走不远， 路南有一个小胡同，
就是敬胜胡同了。 儿时， 胡同里
面很清静， 每个院落的大门上通
常都会写着： “忠厚传家久， 诗
书继世长 ” 之类的字 ， 显得祥
和、 安逸。

敬胜胡同的胡同口就对着这
样一个院门， 院门口有一棵大槐
树，现在仍然在。那时，一到夏天，
树上会生出无数的虫子， 一个个
肉虫吐着丝从树上吊下来， 在半
空悬着。我们管它叫“吊死鬼”。吊
死鬼会到处爬， 有些胆大的孩子
还会拿来放在手里吓唬其他孩
子。这些肉虫最后会长成蛹，孩子
们就会把它挖出来，拿在手中，对
着它念念有词：金刚金刚转转，拉
屎叫我看看，金刚金刚摇摇，拉屎
叫我瞧瞧。 这个金刚还确实会转
转的。那个时候，孩子们没有什么
玩具，这就是玩具了。左边这棵树
就是我说的大槐树。

敬胜胡同是一条不宽的胡
同 。 其右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小
门， 有一户人家， 在文革当中被
抄家， 从门里面抬出了不知多少
尊佛像， 各式各样的佛像装在玻
璃罩子里面被抄走了。 也不知这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

向南走到尽头 ， 向西拐弯 ，
快走到尽头的时候 ， 就是我家
了。 那时的胡同地面都是土地，
过一段时间会有修路工人开着拖
拉机把地面耕一下， 然后压平，

就是胡同的路面了。 当时感觉胡
同很宽， 没有汽车， 只是偶尔有
人骑着自行车走过。 孩子们就在
胡同里面玩耍， 真是开心极了。

这就是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
踢球的胡同， 现在显得很窄了，
但是当时可是我们一伙孩子驰骋
的球场呢！ 摆上两块砖头就是球
门了， 远处站人的地方摆上另外
一个球门， 一伙孩子就开踢了。
如果射门的时候球从砖头上面过
去， 就叫做 “骑马”， 是不被认
作进球的。 小伙伴们经常为是否
“骑马” 而争得面红耳赤。 现在
看这个胡同， 怎么变得那么窄了
呢？ 看来是人长大了， 视角不同
了吧。 总之， 胡同在当时就是孩
子们的大乐园！

胡同的尽头有一座公厕， 现
在修的很好， 儿时却只有男厕没
有女厕 ， 大家都管它叫 “官茅
房”。 那时每个院子里面都有厕
所， 隔三差五的会有掏粪工人前
来掏厕所。 记得小时候， 三五个
小伙伴经常一起带着一张报纸去
这个 “官茅房”， 把报纸点燃扔
到茅坑里面， 然后蹲在上面烤屁
股。 现在看来实在是无聊之举，
但那时也包含着一种快乐呢！

在球场的中间有一段死胡
同，只有三个门，当中的一个门就
是我当年居住的院子了。 现在显
得胡同特别拥挤， 但是当年这也
是我小小的乐园呢。 我经常拿着

球拍，对着墙面打乒乓球，一口气
可以打很多个也不坏。 那时的房
子，墙面不像现在都是砖头，而是
四角是整砖， 中间通常用碎砖头
垒上，然后抹上青灰，很平整，适
合打球。 还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
们对着墙玩倒立， 比谁坚持的时
间长，玩到最后还能单手倒立呢。

我住的院子当年也算是很不
错的住宅了， 分为东西两个院，
我住在西院的北屋一排五间房子
里。 那时感觉院子很宽敞， 院子
中间还开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地，
种点玉米、 向日葵啥的， 每年都
有收成。

记得当年我刚刚学会骑自行
车， 我经常骑着我老姨的自行车
在院子里面兜圈 。 现在再去看
看， 完全没有了这种感觉。 小小
的院子里面挤满了自建的房子、
棚子， 快没了下脚的地方。 原来
高大的房子显得破落衰败了。 看
看这拥挤不堪的小院子， 哪还找
得到儿时的感觉？ 社会发展了，
人们生活的空间有了更大的需
求， 看来这种平房院落真的不适
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了。

好在这里就要拆迁了， 胡同
西头已经被拆为大片的平地， 不
知要开发什么项目， 人们将随着
拆迁得到安置， 也将从此告别这
古老的胡同， 开始崭新的生活，
但是胡同已经在我的脑海中留下
了永久的， 不可磨灭的记忆。

本文作者孙赖一和他的妹妹在刚搬到敬胜胡同居住时的合影。

胡同深处
有我儿时的
记忆 天天安安门门广广场场上上的的

筷筷子子功功


